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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文学通论》导论

金元三代的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有机

组成部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在文学辽
体裁上有了空前的发展，新的体裁如诸宫调、散曲、

杂剧，都产生了不少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在中外文

学宝库中大放异彩。原有的体裁诗、词、文的创作，

也都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名篇佳什，在中国文学的长卷

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辽金元三代的文学批评，也有

一些批评名著产生，如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好

问的《论诗三十首》，钟嗣成的《录鬼簿》等。总之，

辽金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阶段。因

之，对辽金元文学的研究与整体性观照，在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领域，其意义是十分显然的。对于辽金元文

学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就会对中

国文学的近古时期的发展态势，缺少明晰的判断和充

分的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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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三代，经常被连带提及，一是因为在时间上彼此衔

接，辽朝起于 年，迄于 年；金朝起于 年，迄于

年，迄于年；元朝如从成吉思汗建国时计，则是起于

年。二是因为这三个王朝均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创立的政权，

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北方游牧

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审美趣味等因素，对辽金元文学的特殊

风貌的形成，有着颇为深切的关系。而辽金元文学的卓异成就，

又是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伟大果实。

第一节　　辽金元文学的独特成就

辽金元文学合为一帙，作一《通论》，在于其历史的连续性

和文学内部的演进与发展。而辽代文学、金代文学和元代文学又

各为独立的文学断代，各有其独特的风貌与内在发展走向，宜作

具体的研究，连贯之则为一个整体，分论之则各树旗帜。

辽代文学所留下的作品总量不大，其文本以陈述先生所编纂

之《全辽文》为略见其整体状貌。仅从作品数量和传统的艺术标

准来看，辽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大家庭里，也许真算是一个“灰

姑娘”，即从相比而言有代表性的诗来说，数量和艺术境界都远

不能与唐宋相提并论。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见到别开

生面的景观。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景观也许就不是可

有可无的。辽代文学有其浓厚的契丹文化的背景，又因契丹文化

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濡染，而形成了现有的文本形态。我曾在拙著

《辽金诗史）中这样认识辽诗的地位：“辽诗自有辽诗的成就，辽

诗自有辽诗的价值，辽诗自有辽诗的地位。契丹诗人的创作，为

中华诗史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带着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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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朴野，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生机。” 现在扩而大之，关

于辽代文学，我也还是持同样的看法。

契丹民族历史悠久，其族源远溯于汉朝的鲜卑。《辽史》述

契丹族源云：“盖炎帝之裔曰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

所袭，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

文 各种史志记载，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

多 契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是很有代表性的。金差近之。鲜卑

代的女真，元朝的蒙古，在王朝创立之前，其生活方式、生产方

式都是大同小异的。“逐寒暑，随水草畜牧。” 契丹风俗与库莫

奚和靺鞨（也即后来的女真人）是基本一样的。《契丹国志》云：

这种游牧民族“其风俗与奚、靺鞨同。” 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豪

犷蛮勇的民族性格，同时，也形成了其原始崇拜的神秘色彩。辽

代文学除了作家（指署名创作）篇什之外，其神话传说和誓语谣

谚也是其文学的一部分（见第一章《辽代文学概述》），这些东西

看似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却是印记契丹文化的宝贵资料，由此我

们可以见出辽代文学的北方文化土壤。

辽代的作家创作（或云署名创作）以契丹贵族作家为主，尤

其是以女作家最为杰出。如东丹王耶律倍、兴宗耶律宗真、道宗

耶律洪基、寺公大师、萧观音、萧瑟瑟等。这些诗人除寺公大师

外，都是辽朝最高统治集团中人。契丹贵族喜爱文学，且对中原

文化十分向往。清人赵翼对辽朝契丹贵族的文学好尚有一个概括

的论述，他说：“辽太祖起朔漠，而长子人皇玉贝，已工诗善画，

聚书万卷 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田

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辽金诗史》 。

《辽史》六十三《世表》。

史》卷九十四《契丹传》。

《契丹国志）卷二十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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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乐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猎雪骑千鹿图》，皆入

宋秘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词凄

婉，言短情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学能

诗，有（阆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

寤寐歌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 》，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

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

工诗。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

进。其父庶 ，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

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嘉努，遇太后生辰进

诗，太后嘉奖，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

赐。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

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为庆会集，

亲制序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无意仕进，作

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

可见，契丹宗室之喜爱文学。他们文者。” 的创作有更多的政

治性背景，如耶律倍的（海上诗》，就是受耶律德光猜忌逼迫不

得不外逃时的心态表现。圣宗诗《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

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

昌。”此诗是咏叹镇国之宝传国玺的，诗人借此表达了对大辽国

运永远昌盛的政治理想。而兴宗的《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

之》，则是以诗的手段来笼络高僧。从审美标准看来，这些诗实

在算不上什么佳篇，但其间的政治含量却很高。另一方面，契丹

作家的创作，却有着出自于北方民族的清新雄放之气，这在契丹

女诗人的篇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萧观音的《伏虎林待制》，

其意境之阔大，气势之雄奇，在女性作家中真是罕见。而萧瑟瑟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



第 5 页

的《讽谏歌》和《咏史》诗中的笔力与气魄，与萧观音相比，可

说是有过之而不无及。征之以中国文学史，出自于萧观音和萧瑟

瑟这样的女作家之手，而勃发着雄奇刚健之气，有着深刻的、宏

阔的历史与政治意识的作品，是与契丹民族文化有密切关系的。

契丹女性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北方

游牧民族的勇武豪放性格，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岁

无宁居，旷土万里” 的游牧环境中，女子是不可能“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她们必须与男子一道以鞍马为家，到处转徙。因

此，北方女子所具有的尚武精神和豪放性格就是再自然不过的

了。萧涤非先生说：“北朝妇女，亦犹之男子，别具豪爽刚健之

性，与南朝娇羞柔媚及两汉温贞闲雅者并不同。” 契丹女性正

有着这样一种民族性格。萧观音、萧瑟瑟等女诗人的创作所折射

的正是这种气质。

契丹民族创立辽朝之后，对汉文化的接受是非常自觉的，契

丹统治者主动地濡染中原文化，在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学等方

面，都在从对汉文化的吸收中形成初步的格局。如辽圣宗对于政

治文化，“好读唐《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

尝云：五百年名连明皇讳上一字； 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

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 对于中原王朝

的政治经验、统治措施，他都十分推崇，“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

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其钦重宋朝百余事，皆此类

也。” 圣宗对中华文学传统非常敬慕，尤其是喜爱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曾明确表示以白诗作为自己的学习典范，在其《题乐天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年版。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海古（契丹国志）卷七 年版。籍出版社校点本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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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佚句》中写道“：乐天诗集是吾师。”就文学本身而言，辽代的

诗词等体裁的创作，从形式到意象系列，都是承绪中原文学传统

的。如萧观音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虞廷开盛轨，王会

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

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即是一首颇为典型而成熟的五言律

诗。萧瑟瑟的《讽谏歌》和（咏史）诗，则是骚体诗的佳作。辽

代文学的发展，是与这种契丹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背景难以分开

的。

金代文学在辽代文学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提高。金与宋朝的

并峙及南北的往来交流，对于金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宋

代文化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这在几位史

学大师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如王国维认为：“故天水一朝人智之

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陈寅恪亦认为， 演进，造极于赵

宋之世。” 认为中华文化到宋代已臻极境。金朝与南宋南北分

治，时战时和，但是在文化上金朝受宋朝文化的沾溉实多，因而

在文化上的起点就相当高，很快超越了女真文化的原有形态，而

全面地具有了封建文化的样态。

关于金代文学，我以为还是以诗为最有成就，也颇可代表金

代文学的特色。另如词和诸宫调，也有卓异的成绩。而如诸宫调

是金代文学与其他时代相比具有特殊成就的文学样式，或者说是

金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所在。作为中国戏剧文学的“前

奏曲”，诸宫调对元代戏曲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诸宫调之兴，

虽云是在南宋，而其中最为杰出的的作品，如《董西厢诸宫调》，

册《静安先生文集续《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 页，上海编》，

书 年版。店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金明馆丛稿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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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产生在金代。从艺术上来说，《西厢记诸宫调》臻于化境，

精美绝伦。明人胡应麟即云：“（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

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

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之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

诸宫调的另一杰作《刘知远诸宫调》，也是与《西厢记诸宫调》

同时的作品。诸宫调对元代杂剧的影响当是决定性的，这也正是

金代文学的辉煌之处所在。郑振铎先生指出：“但诸宫调的理解

从为伟大的影响，却在元人的杂剧里。 宋的大曲或宋的杂剧

词而演进到元的杂剧，这其间必得经过宋、金诸宫调的一个阶

段；要想蹿过诸宫调的一个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或以说，如果

没有诸宫调的一代文体的产生，为元人一代光荣的杂剧，究竟能

否出现，却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呢！” 郑振铎先生对诸宫调的

论述，是对作为一代文体的诸宫调地位的有力说明。

然从金代文学演进的全过程着眼，自始至终，名家迭出，篇

什众多，在其各个时期均有上乘表现的，以金诗为最。金代文学

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完全可以自

立于列朝文学之林。《金史 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以

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

不以武也。”指出了金代文学的既不同于唐，也不同于宋的特质

所在。

金诗可依金源的历史发展，大致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

初期指从金太祖到海陵炀王这段时间；中期指世宗、金章宗这段

时间，后期则指从宣宗贞祐南渡到金亡。金诗的初期可称为“借

才异代”时期，其创作起点远远高于辽代。金初作家主要是由宋

入金的士人，如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等，都是由宋

年页，作家出版社《少室山房笔丛》，引自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 版。

《中国文学研究 页，作家出版社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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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金的文学家。清人庄仲方在其《金文雅序》中提出 借才异

代”的命题云：“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

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

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借才异代”的说

法非常准确地概括出金代初叶的文学现象。宇文虚中、吴激等人

的创作，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颇为

成熟的起点，同时，也体现出金源文化在接受了汉文化的浸润后

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宇文虚中在宋朝便是很有名的诗人，吴激是

米芾的女婿，于诗书画都甚见功力。这些宋代文学家到金源后，

有了独特的境遇，产生着去国怀乡的复杂心态，因而写出了许多

情感悲凉而风格俊逸的篇什。

金代中期，女真统治者世宗、章宗都非常重视吸收大量的汉

文化元素，在礼乐文治方面尤为明显。金章宗对于中国的文学传

统特别推崇，这就使金源社会有着浓郁的尚文风气。金人刘祁曾

评价章宗朝的政治时说：“章宗聪慧，有父风（其父为完颜允恭，

世宗次子，大定二年被立为太子，大定二十五年去世，未尝即皇

帝位，死后谥显宗），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

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

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

保民之 所谓“学止于词章”，是指章宗朝道，以图基祚久长。”

更多地重视诗词等审美文化。在这种重视文学的氛围中，文坛上

形成了属于金源自己的文派“国朝文派”。国朝文派的提出，标

志着金代文学的成熟和独特的面目。元好问有这样一段有名的

话：“国初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

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字）为

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

《归潜志》卷十二《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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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 “国朝文派”在我看来，并非某一个

文学流派的称谓，而是金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朝代文学的整体特

色。从作家来讲，蔡珪、党怀英、周昂、王寂、王庭筠、赵秉文

等都是“国朝文派”的代表性作家。

金朝“贞祐南渡”，迁都汴京，是金代社会进入后期的转折

点。元蒙进逼，女真军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剽悍勇鸷而因汉化流

于萎弱。朝政日趋腐败，金朝已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文坛却

出现了新的生机南渡后的文坛，改变了明昌、承安年间的尖新浮

艳之风，转向了质朴刚健。赵秉文、李纯甫、雷渊、王若虚等，

成为此一时期文坛的核心人物。刘祁揭示出这一时期文坛的主导

倾向：“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

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

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雷渊字）、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

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

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之辈鼎

这是对金源南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 渡后的文

坛走向的概括描述。对于金代中期而言，南渡后的文坛，有着深

刻的变化。这一时期，文坛上已形成了两个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

都颇为不同的文学流派，即以赵秉文、王若虚为核心的流派和以

李纯甫、雷希颜为代表的流派。这两个流派在人际关系上往还密

切，但在文学主张上彼此争论，各张旗帜。刘祁记载道：“李屏

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

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

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刺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

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拘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

《 年版。中州集》卷一，中华书局

《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校点本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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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光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

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赵于诗最细， 贵含蓄工夫；于文最

粗，止论文象大概。李于文最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最粗，

止论词气才巧。⋯⋯若王（若虚），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

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词为尚，与屏山之学大不
，

同。尝曰：‘之纯虽才 刘祁亦是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

南渡后的文学家，与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人往还甚密，所

言不虚。由上述记载可见，南渡后文坛上的人物，以赵、李为其

各自的核心，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派是以含蓄蕴籍、

工稳平实为审美追求， 等作家，都在此赵秉文、王若虚、完颜

列。另一派则是以李纯甫、雷希颜为代表的一派，在性格上多是

豪放超迈，则直使气，而在文学创作（以诗为主）多喜奇峭造

语。尚奇，则是这一派的共同的美学倾向。李纯甫的诗歌创作，

最能体现尚奇一派的风貌。如《怪松谣》、《灞陵风雪》等最为显

然。

在金代亡国前后，出现了最为杰出的大文学家元好问。无论

是在文学创作上，抑或是在文学思想、文学批评上，无论是在金

源文献方面，还是在史学方面，元好问都当之无愧地可称为金代

第一巨擘。元好问（遗山）足以代表金代文化的最高水准，在我

看来，元好问的意义决非止于金代，而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

一座高峰。元好问堪与那些一流的“大家”相与并列于中国文学

史，而并非止于一般的“名家”。元好问以“国朝文派”指称金

代文学的整体特征，而他本人，恰恰是“国朝文派”的最佳代

表。在时世艰危的金末，遗山的“纪乱诗”，可以直追杜甫写在

“安史之乱”的那些不朽名篇。诗人以他那“挟幽并之气”（郝经

语）的文化禀赋，饱蘸着时代血泪，写出了那些悲壮而又雄浑的

年《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校点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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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乱诗”。这些诗什真实地写照出鼎革之际的历史画面，抒发出

国破家亡的深哀巨痛。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清人李调元评之

云：“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上下千古，能

清人潘德舆则指出：“豪情胜概，并驾者寥寥。” 壮色沉声。直

欲跨苏、黄、攀李、杜矣。” 这些评价并非过誉。遗山诗具有

感荡人心而又大气包举的悲剧美的力量，而不止于悲哀。其气魄

宏大、境界浑厚，悲壮慷慨的感情渗透在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

从来没有谁把如此雄浑苍莽的意境与如此悲怆的情感融合得如此

浑然一体。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歧阳三首》

等，对金末乱世予以史诗般的描写，同时，又以其强烈的主观感

受来熔摄具有深广历史内容的诗歌意象。从体裁的角度看，遗山

的律诗，尤为杜甫之后的又一高峰。清人赵翼论遗山的七言律诗

云：“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哀，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

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

归德》云：‘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

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

州竟陆沉。’《送徐威卿》之‘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

乡。’《镇州》之‘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

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还冠氏）之‘千里关河高骨马，四

更风雪短檠灯。’《座主闲闲公讳日》之‘赠官不暇如平日，草诏

空传似奉天’。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

从艺不能置。” 术上说，遗山七律也是可堪直承杜甫的。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的地位，更是远远超出了金代

本身。他的（论诗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上

页，上海古籍村诗话》见《清诗话续编）第 出版社 年版。

《养一斋诗话》，见《清诗话续编》 页。第

《瓯北诗话》卷八 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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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论诗诗这种批评形式的发展序列里，遗

山的这组《论诗三十首》，是在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所达到

的最高峰。它既有系统的诗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又有对汉魏以来

的诗歌长河的中肯评判。元好问对中国诗史的批评，是非常具有

历史深度和辩证精神的，成为诗学批评的典范。元好问在其他的

论诗诗如《题中州集后》五首、《论诗三首》等，其他的序跋等

文章中，都表现了作者那种不同寻常的见识和强烈的主体精神，

对于文学创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很高理论价值的主张，如“以诚

为本”等等。一代诗歌总集《中州集》的编纂，更是元好问对中

国文学史在文献方面的重要贡献。金代很多诗人的创作，赖此以

存。《中州集）中每个作家都有小传，小传中除了对诗人的生平

和性格有所记载之外，还多有对其创作简赅评价。这是金代文学

批评的宝贵资料。

金词历来是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领域，近年来颇有进展，已有

《金元词论稿》（赵维江著）和《金元词通论》（陶然著）等专著

行世。金词不仅数量不少，而且有独特的发展历程和重要的艺术

价值。在金词的前一阶段，有吴激、蔡松年为其代表，号称“吴

蔡体”。后期则有元好问作为金词最杰出的作家，把词的艺术向

前推进了一步。遗山词颇多雄健遒丽之作，但并不粗豪。在雄奇

的风格中又不乏细腻圆熟的笔法。张炎称遗山词云：“及观遗山

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籍处不减周 遗山、秦。”

融合苏、辛，将词提高到新的境界。

元代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灿烂的部分，却并未得到

足够的重视。而在 世纪，有几位著名的学者，对元代的文化

和文学成就，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如陈垣先生高度评价了元代文

化和文学的成就“：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又引清人王士祯

《词源 杂论》，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 册 页，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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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谓：“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赵世延辈

是也。” 胡适更认为元代文学是中华历史上文学革命的高峰，

他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

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出之。其时吾国真可

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 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

史》，则对元代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除了肯定元代的戏曲小

说的辉煌外，还认为元代的诗词也不是很寥落的。而且，元代诗

词也有着不同于唐宋的特色。这些，都对我们认识元代文学有很

大的启示。

说到元代文学，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的是散曲和元杂剧。散

曲和杂剧的确是元代文学最为突出的、最令人骄傲的成就。王国

维先生的名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

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

莫继焉者也。” 就从文学发展流变的角度指明了元代最有代表

性的创作文体当为“元曲”。从文体发展的意义看，元曲是元代

文学对中国文学最独特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元曲就包括了散

曲和杂剧这两大类。关于散曲和杂剧的成就在本书有负责撰写的

专家学者具体的论述，无庸在此赘言；而总的来看，元曲的成就

确乎是超过了元代的正统文学体裁的诗词文的。如果从文学内部

的情况看，则可视为对后者的成功的“突围”。以散曲的情形看，

散曲是中国诗歌大家族中的重要一员，是其中的“后起之秀”，

也是中国诗体嬗变的必然结果。贯通起来认识，诗词曲是诗歌不

断发展、嬗变的不同形态，词曲的产生与繁荣，无疑使古老的中

华诗歌不断地注入新的生机。明人何良俊认为，“诗变而为词，

见《元西域人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华化考》

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年版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宋元戏曲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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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 明确指出曲是诗的流别。乃诗之流别。”

诗与音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散曲在元代的兴起，乃与北人

对音乐的不同需要相互关联的。明代著名文论家王世贞指出，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

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

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王世贞的论述从诗

与音乐关系的嬗变史上来通观元曲的兴盛原因。他认为古乐府的

兴起就是由于入乐的需要，而古乐府难于深入民间而后以唐人绝

句取代了这种功能，唐人绝句的发达是与其合乐而歌有直接联系

的。而绝句那种整齐划一的不能更为淋漓尽致地表达情感，于是

有长短句的词的出现；而当金、元以北人居统治地位时，词的日

趋典雅，难以适应北人的审美兴趣，于是有通俗明快的北曲的繁

盛。杂剧，是包含在元曲中的，它当然是属于戏剧这个大的艺术

门类的，但元代杂剧与散曲乃是胞姊胞妹，有着与散曲共同的审

美特性，元杂剧可说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戏剧成就，此前此后

的戏剧，大概都无法与之媲美。

元代的诗歌一向未受研究界重视，其实元诗在中国诗史也是

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元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一批卓异的

诗人，如中期的“四大家”，即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后

期则有创造了“铁崖体”的大诗人杨维桢，他那种强烈的艺术个

性，影响了元末明初的许多诗人，给诗坛带来了有力的冲击。元

人中后期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是元诗的“重镇”之一，萨都

刺、贯云石、马祖常、迺贤、余阙、丁鹤年等色目诗人，以其不

同于唐宋诗的独特风貌、成熟而又颇具生命力的笔致，使这一阶

《曲论》，见《中国古典戏曲 册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论著集成》第 年版。

《曲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 册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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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创作不同凡响。

第二节　　　　关于辽金元文学的学术史意义

及本书的编著意向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辽金元文学研

究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趋势。与唐宋文学及其他时代的文学

研究相比，辽金元文学本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元杂剧的研究相对

来说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如辽代文学、金代文学从整体上

都是相当欠缺的。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吴梅、苏雪林教授

的两本小册子，其他的专著辽金元的文学专史就鲜有见及。而从

上个世纪的 年代开始，随着文学研究的春天的来临，文学史

研究结出了更多的硕果。辽金元文学是其中异军突起的部分。以

往关于辽金文学，在文学史上只有附在宋代之后的一章，足见其

世纪的最后地位之弱小。到 年，是文学研究观念的重要转

折时期，辽金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若

干部辽金文学的专著，使辽金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分支学科的性

质和史的框架。如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

年版）即是将金代文学研究上升到大学出版社 “学”的高

度加以构建。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版）和《辽金元文学史论》（吉林教 年版），则是育出版社

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辽金文学作专史的研究。近年来又有胡传

志教授的《金代文学研究》、周惠泉教授的《金代文学论》等，

都是从整体研究金代文学的显著成果。元代文学研究也有非常扎

实的成果问世，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

年版），可版社 世纪后 年元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说是

之作。关于元代散曲的研究专著如：李昌集教授的《中国古代散

年版）、赵义山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授的《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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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通论》（巴蜀书社 年版）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这 年

间有关辽金元文学的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而其研究方法对

于前此的研究来说，显示了鲜 的特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明

学等角度的研究论著颇能体现近年来辽金元文学的新的方法论特

色所在。与其他断代的文学史研究相比，整体性和务实性是很显

明的。整体性是相对以往在这个领域缺少史的建构，务实性是与

在 世纪 年代中期的“宏观研究”和“新方法论热”中出现

的某种蹈空履虚的倾向相对而言的。辽金元文学研究的这些年来

的成就，基本上都是从大量的材料出发而在客观描述基础上进行

阐释而成的。这种状况，使辽金元文学的成果有着厚重的学术力

度，而不是像某些论著那样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经受住时间

的考验。

这部《辽金元文学通论》，是（中国文学通论》之一部，其

编写宗旨和基本构想是与其他各部基本一致的。《中国文学通论》

作为一个能够体现 世纪的学术研究方向，总结 世纪的研究

成就的系列著作，是有着区别于其他文学史和研究专著的思路和

构架的。我在这里愿意援引《通论》总纲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阐

述，其云：“本课题的价值也就是其最大特点在于一个‘通’字。

以宏通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风

貌，力求内容严谨、全面，在充分反映、吸收 世纪学术积累

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民族性格和时代

风貌，以多元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整体作出新的

阐释。对历来关注的基本问题，如《诗经》的时代问题、《楚辞》

的作者问题、唐诗繁荣的原因问题、宋人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

题、元代士人的境遇与心态问题、明代文学传播与出版业的关系

问题等等，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展开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

解，在诸多问题上显示出独创性。其次，从纵横两方面展开研

究，纵向描述文学史的运动、文学风尚的嬗变、文学体裁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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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迹，揭示不同朝代文学的主导倾向，不仅给断代文学史研究带

来新的结论，同时，也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

格提供了参照。”这段话对我们理解《通论》的总体宗旨是有益

的。《辽金元文学通论》这部，其指导思想是与之完全一致的。

作为独立的一部著作，本书在编著中应当考虑辽金元三代文

学在中国文学长河中的独特存在：一是辽、金、元自身便是三个

不同的朝代，有其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色彩与文学风貌，当然

不能执一而论。对于辽金元文学的把握，是应该从各自的特殊的

文学成就及社会文化特征来考虑的。以“辽金元文学基本内容”

而言，即是充分考虑辽金元文学各个时代、各种体裁的创作加以

设计的。辽代文学因其内容与金元相对而言较少，故合为一章；

金元两代有些体裁的创作上下连通，故合在一起概述，如“金元

词概述”“、金元散曲概述”“、金元杂剧概述”等等。这一部分又

充分考虑到辽金元文学的独到的文学贡献，故列金诗为一章，元

诗为一章，散曲为一章，杂剧为一章，小说为一章，南戏为一

章，骈文为一章，金元词为一章。关于“辽金元文学基本问题”，

则是选择了与辽金元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因素，如与宗教的关

系，与哲学的关系，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与民族关系的关系，与

艺术的关系，与文人境遇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对辽金元文学

产生深刻的影响，有很强的学术前沿性。这种从多视角来观照辽

金元文学的思路，是近年来学术观念创新的产物。这部分是与其

他断代的“通论”在形式上相一致的，但就内容而言，则是从学

术层面更为“全景”地展现了辽金元文学的特殊风貌。

《辽金元文学通论》的作者群，集中了国内辽金元文学领域

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上，都是卓有成就、有

独到见解的。但由于出于众人之手及本卷主编的经验不足及思维

疏浅，书中肯定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尚祈得到大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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